第四部‧人魔之戰
「命令？

  如果我不聽您的，您可以對我怎樣？」
珮，雖說是狄斯和露的混合體，但我總覺得她像露，完全沒半點狄斯的特徵。

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，我很快改變了這想法；

我甚至希望我這想法成真…

到我們回到人間的時候，雲雀已開設了麵包店，而且生意也相當不錯。

每一天珮都協助雲打理店舖，也沒有搞出甚麼大風波。

我就為了充分利用自己那潛藏強大魔力的血，

（雖然鴆和昇的記憶中也有使用魔法的紀錄，但沒有實踐過的我始終不能熟用。）私下向弟弟借了魔法書和古文書，以求在最短時間熟習各種魔法和古代咒文。

有一天下午，珮提早回家。

由於平日她總是和雲一起歸來，我當然非常驚訝。

珮一回到家，就眼也不眨的看著我。

說真的，被這大美人那雙水汪汪的眼睛這樣瞧著，我也有點難為情。

手足無措下，我只好繼續閱讀手上的《神聖魔法初階》。

但在這情況，我除了知道非神職人員只能使用最初級的神聖魔法，

就甚麼也看不入腦。

過了半晌，珮才以心靈感應低聲說：

（威廉…）

我仍是假裝看書。

待她第三次叫喚時，才裝成恍然大悟的樣子，道：

「珮？甚麼事？」
珮垂下頭，斷斷續續地說：「我…可不可以…」

自從我和她真正心靈相通，她就是這樣的害羞。

有時話總說不出口，要我用讀心術來找答案。

但該死的是，這種害羞的女子正是我最怕面對的女性之一。

我替她說下去：「妳想我和妳一起睡？」

珮臉上現出一陣紅暈，早已下垂的頭垂得更低了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入夜—

皎潔的明月高掛天上，我身旁也躺著一個美得令人窒息的女性。
珮是一個明曉禮義廉恥的女性，只是規規矩矩地在我旁邊睡，

完全沒半點使我難為情的行為，不到半小時已含笑熟熟睡去。

我側過頭來望著珮。

眉清目秀、溫柔體貼，

彷彿都是為她而設的詞語。

看著這麼美的臉，誰都會有想吻她的衝動吧！

可惜，看見她，我卻想起別個女子…

想著想著，已經午夜十一時了。

我也有點疲累，眼皮也慢慢瞌上了…

不久，（也不知過了多久）

我感到全身癢癢的，鼻裡傳來一陣淡淡的幽香。

我睜眼，立時嚇了一大跳。

珮已經不在我身旁，她就正正坐在我身上！

看見我醒來，珮更大膽了：

她騎在我身上，靠近我那早已通紅的臉，嬌笑道：

「威廉~ 人家想『那個』~ 」

珮可說一反常態，說話大膽不在話下，現在竟然挑逗我？

我看看床頭的時鐘：十二時十五分。

我暗叫不妙：

（天呀！對著這樣一個風騷蝕骨的淫娃，要支持一時半刻已是相當困難。

現在才十二時，要多久才支持到天亮呀！）

我雖然方寸大亂，但還不忘以言語掩飾，生怕珮發覺我的心事：

「不！」

珮靠得更近了，這次還用手環繞我的頸，生怕我會逃去似的。

珮輕輕的撥弄我前額的頭髮，道：

「難道我那麼沒魅力？」

（她的媚功也真厲害。）我心道。

我深知再糾纏下去，我必會就範。

那麼，只好作短期決戰了…

我甩開她的手，命令道：

「不行就是不行！妳快乖乖的睡，給我規規矩矩！」

珮顯然不感害怕，還道：

「您心裡不是很想的嗎？不要緊張嘛~ 逢場作戲而已，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嘛~」

我重複剛才的話：

「是命令！」

珮格格笑道：

「命令？

  如果我不聽您的，您可以對我怎樣？」

我斬釘截鐵地說：

「截斷對妳的魔力供應。」

珮用指尖輕點我的額，說：

「您捨得了嗎？」

是的，我確是做不到，那只是嚇唬她的。

珮完全掌握了我的思想，主導權落在她手上。

雖然我不想承認，但我已被她玩弄於股掌間。

我沒辦法，只好用盡各種不同方法敷衍她。

「好，妳想玩甚麼？」我無奈地道。

珮的臉上現出一絲邪氣，笑道：「玩這個！」

說著手上就多了一條皮鞭。

（我的天！她不是有那種癖好吧？）我快昏過去了。

我還未知道她想怎樣，已發覺自己的身子動不了。

這該不會是咒法吧…

珮似笑非笑的走近，道：

「不用怕~ 只是有少許痛~ 很好玩的~ 」

我可沒有這種癖好！

隨著我的恐懼增大，思路突然變得很清晰。

我唸了今早習得的咒文，解開了咒縛，剛及時避過珮的第一鞭。

「！」

我的枕頭被擊中，內裡的棉花散滿一地，剛才的一擊力度有多大，可想而知。

為了確保自己的安全，我飛快的奪去珮的鞭子，順手給她一記耳光。

「呀！」

出乎意料，珮沒有半點不悅。

剛才的叫聲，不像是源自痛楚，倒像是來自歡愉…

（不是吧…

她既是虐待狂，也是被虐待狂？）我強逼自己不胡思亂想，但…

「威廉~ 抽我吧！用鞭子狠狠的抽我吧！」

珮把屁股高高的翹起，期待地道。

我走過去，緊緊的摟著她，問：

「珮，發生了甚麼事？為甚麼妳突然…」

珮吻了我一下，答：

「人家按捺不住了！

人家知道您不喜歡淫亂的女子，所以很努力地做一個斯文大方的女子，

但…但我真的忍不住了。

求求您，給我！給我！」

我皺眉道：

「但妳也不用玩得這麼激烈吧？我不喜歡這種遊戲呀，妳找別個來虐待妳吧。」

話才出口，方知不妙，這句話，也許會使珮很傷心呢。

珮不屑地答：

「哼！人家才對那些下賤的男人沒興趣呢。

  只要我說出口，他們誰不對我唯命是從？誰敢對我也絲毫不滿？

他們只有資格當我的奴隸，想我被他們鞭打？下世吧！」

接著話聲轉柔：

「只有您是特別的，只有您不被我的美色所惑，

不是因為想和我『那個』而待我好，所以…只有您有資格對我…」
我嘆道：

「妳這又何苦呢？妳只要做回自己就可以了，我不會因為那樣而討厭妳的。」

珮哀求般地道：

「您可不可以…」

我答道：

「我…不能。

我愛的不是妳，所以不行。」
珮沈默不語，好像很失望的樣子。

看見她這樣，我心軟了：

「但，摟著妳倒也是可以的。」

「嗯！」

就是這樣，我和珮發展出這種奇奇怪怪的關係，真是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呢。

「你這麼拚命保全那龍角，是不是為了那個女的？

你不要辜負了那女子呀。」
今天，桌上多了一封信：

{有名的暗殺者先生：

在下將於六月六日，下午三時蒞臨貴府盜去龍角。

怪盜森姆}

怪盜森姆，一般人也許不知道。

但他是我們黑道中最有名的盜賊，據說他看中的目標從沒有得不到手的，

除此之外，關於他的一切都是謎。

沒有人知道他是男或女，也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個年輕人，還是頭髮花白的老年人。

不過，龍角這東西我也不太在乎，因為它不是我的—

但還是問問物主比較好：「珮，妳打算怎樣？」

她的臉紅了起來：「這是給您的，怎能把它拱手讓給那怪盜森姆？」

我有點驚奇：「我？」

珮心道：（您不是要我說出來吧，雲雀會聽見的…）

透過讀心術，只是一刻間，我已明白她的心意。

我應道：（謝謝妳。）

珮續道：（我現在就用它鑄劍，問題不就完滿解決了？）

我道：（不，我也想藉這機會見識一下這個怪盜。）

珮沉默不答。

我拍了拍她的肩，說：

「妳放心，我一定不會讓他偷去這龍角的。」

（因為… 這是妳給我的禮物嘛。）

聽見我的回答，珮滿意的笑了。

一星期後，六月六日到來。

我一大清早就起床，守在櫃子旁邊，而龍角就放在櫃子裡。

至於雲和珮就到麵包店幫忙。

雖然森姆在信中說下午三時才行動，但我不清楚他是否一個守約的人。

要知道，龍角是極珍貴的東西，更是狄斯（也就是珮）拚命得來的東西，

我可不想因為一時疏忽而失掉它。

「嘀嗒…嘀嗒…」已是二時五十九分，只差三十秒就到三時，

我開始提高警覺。

三時的鐘聲響起，屋子的門打開了。

沒有人走過。

突然，我彷彿看見有東西閃過。

我練輕功的時候，同時也習得出色的眼力。

自我學藝有成，身法比我快的人固然沒有，速度快得我看不清的人更是沒有。

這一定是幻覺。

為安全計，我還是打開櫃子查看。

不看尤自可，一看才發覺櫃子中已經空無一物！

我回過頭來，看見一個外表俊美的小伙子坐在我的椅子上，

手中已經拿著一個粗麻袋子。

那袋子中的自是龍角。

那小伙子微笑道：

「眼力不錯嘛~ 卻斯、不、威廉。

一般人連我的衣角也看不見，你竟能發覺我的行蹤，真要誇獎你。

可惜你仍是比我慢，龍角我拿去了，再見。」

我心中暗叫不妙：

（珮會很傷心的。）

立時心生一計。

記得有傳聞說他脾氣古怪，那也許…

我故作輕鬆的道：「那是送給你的，取去吧。」

森姆果然中計：「甚麼？」

但怪盜森姆也不是笨蛋，不過三秒，他就笑道：

「這種騙小孩的話是騙不了我的。」

我一臉正經地說：

「如果要提防你，我為何不把櫃子上鎖？

金錢這東西我多的是，難道會買不起？」

（其實，只是因為我粗心大意，經常把鎖匙弄丟，才不用鎖子。）

「哼，我才不希罕你的施捨。」

森姆不悅的把袋子交到我手。

我已大致掌握了他的心理。

我擺擺手，說：

「請你收下吧。

  我這是用龍角交你這個朋友，簡直超值，哈哈。」

森姆笑道：

「好，既然你看得見我，你倒也有資格和我交朋友。

  但這龍角我還是不要了，我怪盜森姆向來只偷別人東西，不收別人東西。」

我和森姆一時興之所致，就到酒吧談天說地。

他喝他的干邑，我仍是喝我的橙汁。

也許因為大家都是以快見稱的人物，說起話來相當投緣。

就是這樣，我多了一個知心好友。

臨行前，酩酊大醉的森姆說：

「你這麼拚命保全那龍角，是不是為了那個女的？

你不要辜負了那女子呀。」

我還未來得及答話，森姆已從我的視界內消失了。

原來，被看穿的是我。

好一個怪盜森姆！

「那妳豈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？」

解決了怪盜事件，珮用那赤龍角造了長短劍各一，更用餘下的材料製成數枚飛鏢。

不過，現今也沒有甚麼戰亂，這些裝備應該用不著吧。

當初我是這樣想，但很快我就改變了這個想法。

事情要由那一天說起…

雖然雲的麵包店生意相當不錯，但我這師傅總不成要徒兒養活吧！

所以我依舊接受各種危險的委託—

現在比前多了一個條件：

事情最後的結果必須由我的判斷決定，我不會盲目遵從指令。

即使加了這個頗煩人的條件，我的名字始終是挺響的，

因此我仍然有相當多工作。

就在一個平凡的上午，待在酒場的我身旁坐著一個身村魁梧的大漢，自稱肯尼斯。

肯尼斯和其他人不同，身上散發出一種異樣的強大魔力。

（自從完全化，我不但能使用魔法，魔力更是相當強大，

強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潛能有多少。）

而他給我的工作十分簡單，

只是依循他提供的地圖，找出一所研究所，然後把內裡的一切：

書物、器具等完全破壞。

這種破壞工作對我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，我當然一口答應。

他也馬上付清一半薪金，而另一半則在成事後支付。

交易完成後，他留下一個裝有地圖的皮夾，就先行離去。

我回家拿起地圖一看，立時吃了一驚。

照地圖所述，那所研究所就在魔法學校的地下！

沒辦法下，我只好硬著頭皮再一次潛入那裡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清晨，我帶著我的「龍劍套裝」，獨自出門。

走過兩條街道，在一個街角，有一個人在等待我的到來…

我和她對望一眼，心道：

（我明白了，但妳這樣也不會有回報的。）

唉… 她這樣只會…

她笑容可掬的走近，拖著我的手。

她這樣的舉動就像… 像狄斯。

珮道：「人家就是狄斯嘛~」

我們走了不多久，就到了魔法學校校門。

我和珮以幻術掩人耳目，照著地圖走向魔法學校的地下。

除了古廉遜和葉子有少許反應外，沒有任何人察覺到我和珮，一切都很順利。

路途上，我倆不時以心靈感應交談，所以毫不感到沉悶。

經過半小時路程，我們到了魔法學校的最底層，眼前是一堵牆，一堵白茫茫的牆。

根據地圖所示，前面應該有路。

於是，我就在那牆上下摸索，看看有沒有甚麼暗門或機關；

珮則一動不動，彷彿正在沉思。

花了差不多一句鐘時間，我仍是一無所獲，珮卻仍是站著不動。

我正要停止搜索，稍作休息的時候，珮才走上前來，摸了摸那白茫茫的牆面，

口中唸了些甚麼，眼前的牆壁就消失了！

我問道：「妳剛剛做了甚麼？」

珮嫣然一笑，賣起關子來：

「不告訴您！」

我笑道：

「告訴我吧~ 我的好小姐~」

珮邊走邊道：

「那是幻術。」

我驚道：「就是這樣？」

我追問：「那為何妳要站著想那麼久？」

珮輕描淡寫地答：

「因為好像有機關。如果我猜錯那是何種幻術，說不定會有些很~可怕的陷阱。」

我不禁咋舌道：「那妳豈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？」

珮笑而不答。

終於，我們走到一個研究所門前。

門後的真相，是我從來想像不到的，

它是一切的開始，也是世界崩壞的序曲…
「我現在才知道，誰是最關心我的。」

我們強行闖入研究所，看見數十個身穿白袍的科學家和無數半透明的柱子。

我立即拔出龍劍，左手扣著數枚飛鏢，向那些科學家發出警告，使他們不敢莽動。

但彼眾我寡，優勢必不持久。

珮明白我的心意，召喚了十隻惡魔協助維持大局。

（說真的，這次行動的感覺真像打劫珠寶店。）
過後，我見珮面色蒼白，馬上在左臂劃出一條長長的血痕，

任由鮮血在地上積聚。

我扶著珮，她向前伸出手，把我的血全數吸收後，臉色才回復紅潤。

我把以往慣用的短劍交到她手上，說：

「下次不要再冒險，用這劍…」

這時我才放下心來，細心觀察周遭的事物。

原來那些柱子是培養器之類的東西，內裡的是一個個像人的生物，

從外觀看來沒甚麼特別。

我挾持著一個看來較高級的研究員，逼他說出這裡研究甚麼。

他只是說：「魔導兵器…」

然後就吐血死了。

他的死不是我造成的。

顯然，他是被監視著，也許是被下了咒法。

即使我再問別個，結果也是一樣吧。

我沒法子，只好自己找答案。

我先吩咐珮把所有書物傳送到我家，再行處理；

同一時間，惡魔們就把所有研究器材破壞。

然後我們二人就往研究所的深處走去。

那是一個更大的房間，我們停步，已看見一個科學家打扮的人向我們望來。

他兩眼精光四射，很明顯並不是泛泛之輩。

他對我倆的出現全不感驚懼，只是施施然的在鍵盤上按了幾個鈕，

把身後的培養器打開，解放內裡的生物。

那生物緩緩的站起身來，那科學家趕忙在他的耳際戴上一個類似耳機的機械。

完成後，那個科學家只留下一句：「就以你們測試一下AS-104吧。」

接著他就用轉移魔法離開了。

我聳了聳肩，以手示意珮快拉遠距離，然後拔出龍劍，迎接這來勢洶洶的敵人。

AS-104是一個男人，最少，從外表看是一個男人。

我們向對方走近，直至相距兩米時，才同時停了下來，並以對方為中心繞圈。

我們誰也沒有出手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誰先出招，誰就會出現破綻。

要知道高手過招，一個破綻已足以致命。

這個僵局維持了二三分鐘，眼看不知要何時才能決勝負的時候，

心裡傳來珮的聲音：

（威廉，照我的說話唸！）

（嗯。）

我腳下毫不停留，口裡默唸珮教授的咒文。

剛唸完一遍，手裡就有五個火球向AS-104飛去。

我正感驚喜，卻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。

那五個應該直接命中的火球竟然…竟然在他身前半碼被彈開了！

從他臉上驚訝的神情看，他自己也以為火球會擊中他，但它們並沒有。

可他也只是晃了一晃，就以雷鳴魔法向我反擊。

我沒有能力像狄斯般把敵人的攻擊魔法反彈，因此只好向一旁閃避。

AS-104沒有放過這個機會，緊追著我以拳攻來。

我本以為他有甚麼厲害殺著，原來只是拳頭？

刀劍攻擊我尚能避過，更何況拳擊？

他的拳根本連我的衣角也拈不上。

他的攻勢過後，我抓緊機會，拉開距離，向他投了七枚飛鏢，

在他的左臂上造成七條傷痕。

到了此時，我已大致了解他的實力—最少，我的身法比他快。

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優勢，活用速度使出秘劍．鐮鼬。

（我曾四出學藝，功夫五花八門，很雜。

而秘劍．鐮鼬就是我的師傅之一，劍聖雷刃直傳的奧義。）

我不想作無謂的殺生，只在他腰際斬出一條長長的血痕，希望他知難而退。

即使傷處血流如注，AS-104仍是沒有罷手的意思，這…實在太不合理了。

一般說，我這手法會使敵方傷口大量出血，產生劇痛是不在話下，

而這種傷患應會刺激敵人天生的求生本能，早早逃去。

但他好像不怕死似的，仍是不改積極的攻勢。

他應該清楚知道身上只要多一個傷口，他就沒救的了，那為何？

我正苦苦思索間，他已再向我攻來。

（只要我支持得久一點，他應會因失血過多而退去吧。）我心想，

所以只是閃避而沒還擊。

珮突然道：（威廉！您看！他的左臂！）

我還以為珮又大驚小怪，一看才發覺AS-104左臂上的傷口已經癒合了！

看來我不把他完全擊倒，是沒可能離開的了。

我把劍握緊，向AS-104衝去。

在我正要下殺著時，珮又道：（破壞耳機！）

我沒考慮，只是依言行動，手起刀落，把AS-104戴著的耳機摧毀，然後閃開，觀察他的反應。

AS-104抱頭大叫，好像十分辛苦。

不久，他沒有說甚麼就逃去了。

我這才恍然大悟：那耳機應是用以控制實驗體的。

只要把它破壞，AS-104就再沒有攻擊我的理由。

了解此事後，我和珮提高警惕，繼續向深處走去。

看那光度，我們也快走到盡頭。

在破裂的培養器（AS-104就是從那裡出來）左面，還有三個培養器。

除了最左面的一個，其他兩個已經破爛不堪，內裡的「東西」也已不翼而飛。

我仔細觀察各培養器，由右至左，分別寫著AS-104、AS-103、AS-102、AS-101。

每個培養器附近都放著一本書物，但只有AS-101和AS-104那兩本是完整的。

「珮，妳對這有沒有興趣？」我一面翻開寫著AS-104那書物一面道，

我這才發覺珮已不知走到哪裡。

接著，耳際傳來玻璃碎裂的聲音。

「！」

我環顧四周，馬上明白珮想做甚麼。

「不要！」我喝道。「這和任務無關。」

珮沒有理會我，甚至連瞧也沒瞧我一眼，只是自顧自的唸起咒文。

這是珮首次不理睬我，我固然覺得奇怪，但我沒有時間用讀心術。

我不知道為甚麼我會那樣做，但我第一時間衝了過去，把地上那實驗體抱起，

希望他能活命。

可惜始終慢了半秒，我的背還是被珮使出的風刃刺傷了。

（說真的，那是蠻痛的。）

我抱著那實驗體疾走時，嗅到一陣似曾相識的體香。

它，使我想起一個人；也使我開始明白珮剛才的異動。

（不！不可能！不可能是她！）我心道，但這太真實，不容我不相信。

我輕輕的把她放下。

剛緩下氣來，血氣上湧，我馬上吐出一大口血來。

我不禁自嘲：（想不到我行走江湖這麼久，第一個使我吐血的竟是我的使徒。）

但在料理傷口前，有更急切的事要做—

「呀！」

我給了珮一記耳光。

珮一手按著紅腫的臉，另一手看來仍想施魔法。

我衝上前，一把摟著她不放。

我把珮緊緊的摟住，好使珮的手不能騰出空擋使魔法。

「珮，妳使我很失望。」我在珮耳邊低聲道。

「！」我的肩濕濕的。

那是淚。

珮哭了。

（唉… 我總是使她傷心… 我真是差勁的男人。）我心裡暗罵自己。

好不容易等到珮不再哭了，我才道：「對不起。」

珮沒有說甚麼，只是默默地治療我的傷勢。

完事後，珮說：

「完成了。

…

您還不去看看她的情況如何？」

我戰戰兢兢的走近「她」，才發覺她早已眼也不眨的看著我和珮。

這時我才能完全確定真是「她」，是螢。

但她看來有點異樣…

我問：「妳沒受傷吧？」

螢喃喃地道：

「不要！不要！

  我不是失敗作！

  我不是…」

她越說越大聲，說到後來，她跪在地上哭了：

「我已經很努力的了！已經…」

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呆立一旁。

還是珮聰明，她道：

（…

看看有關AS-101的刊物。）

《AS系列魔導兵器開發計劃第七十期報告書》
AS-101 代號：螢，是魔導兵器實驗中被製造出來的魔導生命體之一，

為第一個魔力特化型試作品。

失敗作。

體能比平均型低，魔力也無法提升至預計水平。

即使保有以魔導兵器來說十分罕有的學習能力，也無補於事。

雖然能夠使用古代咒物，但因為身體太脆弱，

相信會因肉體不能承受巨大的魔法反動力而被毀滅。

沒有自我修復的能力，不適合格鬥戰。

由於實驗重點在於魔法攻擊能力，身上沒有魔法防壁，魔防只屬一般程度。

總括而言，AS-101是失敗作，沒有利用的必要，可以廢棄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之後的，我已看不下去。

我明白螢眼裡那異樣的光輝是甚麼了。

我走近螢。

她好像很害怕，向我發出一支又一支，深綠色的魔法冰箭。

我任由冰箭刺穿我的身體，仍是一步一步的接近她。

我每走近一些，她的攻勢就更激烈。

好不容易，我到了她跟前。

我蹲下來，伸出手，以我能夠做到、最溫柔的聲線說：

「沒事了。再不會有人說妳是失敗作，不會有人逼妳做妳不想做的事。」

她呆了呆，說：「你是… 卻斯？」

我微笑答：「現在叫威廉。」

她指了指手上的留言手鐲，問：「你的話，是真的嗎？」

我心道：（想不到這手鐲，她仍戴著。）

我點點頭。

想不到她突然撲了過來，哭道：「我現在才知道，誰是最關心我的。」

就是這樣，事情有出乎意料的發展。

可惜，快樂總是不長的…

最後，待珮把那些書物全傳送回家後，我們一行三人回程，

面對往後更嚴峻的考驗。

我那留言是甚麼？這是秘密~

完事後，我往找肯尼斯，接收餘下的薪金。

這個時候，我已不常二人行動—

是三人。

肯尼斯看見螢的反應是很奇怪的，他呆了呆。

他的身份，我已猜到點。

此時珮突然道：「你就是AS-102？」

肯尼斯平靜地答：「妳怎知道？」

我心想：（不用問都知道是從書物中得知吧。）

自上次我帶螢回家，珮就生了我數天悶氣，埋首閱讀從研究所奪來的書物。

（說真的，我到現在仍不能相信珮的嫉妒心是這麼重的。）

我轉頭問身旁的兩個美人：

「為何妳們誰也沒有告訴我肯尼斯的真正身份？」

螢答道：

「因為你沒問。」

珮沉默不答，卻心道：

（因為您只顧和螢聊天，沒有理會我嘛！）

我回道：

（不是妳不理睬我在先嗎？）

珮反駁：

（您就不會逗樂我嗎？）

我無言以對。

回到家，翻查書籍，只是看了一小段，已嚇了我一大跳：

AS-102代號：肯尼斯，是魔導兵器實驗中被製造出來的魔導生命體，

也是人形實驗體中最完美的一個。

擁有堪稱最強的魔法力，但除了已設定好的古代咒文外，無法學習其他魔法。

古代咒文巨大的魔法反動力會使術者的肉體毀滅，因此現世代能使用古代咒文的只有針對此目的而開發的AS-102。

全身覆蓋著強力的魔法防壁，魔力低於AS-102的術者所使用的魔法都會無效。

備有自我修復的能力，一般攻擊對它影響不大。

選擇格鬥術為戰鬥模式，是因為AS-102能把魔法力直接從肉體提取為物理攻擊，也即是接近鬥氣的使用方式。

AS-102必定是現時皇國內戰術價值最高的魔導兵器。

從這段文字已可看出基亞皇國有意藉著魔導兵器作出侵略行為，

但這始終只是我個人的猜測，我也希望不是真的，但…

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，數星期後，

源自基亞皇國，以依華斯為首的魔導兵器軍就四出征伐，向其他皇國進攻。

三個月後，基亞皇國把全大陸統一了。

（還好我沒有聽說古廉遜有參與。）

唯一值得慶幸的，是人界的商業仍舊不錯，對雲的麵包店生意也沒多大影響。

但這時我卻收到森姆的信，指出基亞皇國連魔界也想吞併掉。

為了我的妹妹，我非要做點事不可。

「我要保護妳，即使豁上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，也要保護妳。」

我不是甚麼正義的執行者，但我這回必須從基亞皇國手中保護魔界，

這不單因為魔王是我的妹妹，也由於我欠她一個人情。

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戰事，危險是在所難免的了。

以我一人之力肯定是甚麼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要找朋友幫忙—

第一個是森姆。

他的速度是極其重要的。有他在，攪亂工作方面可說是無懈可擊。

但要找他，又是何等困難呢？

這天，如往常一樣，我在城外的海灘沉思。

正傷腦筋之際，一個老先生經過，搭了搭我的肩。

我嚇得呆了。

不是因為這位老先生的舉動，而是因為他的能力：

我很自然的想避開他的手，但仍是避不過。

那這人是誰十分明顯了。

這老人笑道：「呵呵~ 威廉，我始終比你快少許呢。」

他的聲音十分蒼老，和一般七八十歲的老人無甚分別。

如果剛才他不是露了一手功夫，我一定看不出他是森姆。

我說：「我正要找你呢，森姆。」

我向森姆說明現況，他也爽快地答應幫忙。

接著要再找尋戰鬥人員。

但我要求的是戰力一等一，能以一敵十的人，這種人又哪會易找？

螢看見我思慮重重，突然問：「找你弟弟不就行了？」

對！古廉遜是一等一的魔法劍士，有他協助就事半功倍。

可是由於他正被基亞皇國招攬，因為沒有應允而逃亡，要找他只好靠森姆和珮了。

我和森姆在黑道中都是響噹噹的人物。

自我們發佈尋人的消息，只是花了個多星期就把古廉遜找來了。

此外，連古廉遜的友人葉子也加入，這可算是如虎添翼。

古廉遜和葉子看見我和螢態度親暱，當然覺得奇怪。

但為免再生支節，我只是說她是我的女朋友，把她是魔導兵器一事隱瞞起來。

現時已有六人，也差不多了吧。

雖然我倒希望有一個實力更具壓倒性的強者加入…

螢彷彿能看穿我的心事。

在我們一行人動身前往魔界時，她問：

「威廉，戰力是否越多越好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螢續說：「那你在這等我一會。」

說完就轉身離去。

「慢著。」

我叫住她。

「我和妳一起去。」

我經過她耳際時，輕聲道：

「我要保護妳，即使豁上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，也要保護妳。」

螢沒有答話，只是回以會心的微笑。

我絕不會忘記她那時的樣子，永遠不會。

珮想跟隨我，我心道：

（妳留在這等我回來，這是命令。）

珮噘嘴不答。

我不再理會珮，逕自和螢朝反方向走去。

我們離開其他人的視線範圍後，螢停了下來，說：

「觸緊我的手。」

我如言照做。

她臉上泛著微紅，緩緩地道：

「威廉，我唸一句，你唸一句。」

「嗯。」我應道。

（其實我已懂得大部分魔法和古代咒文，但螢叫我唸，我就唸~）

下一秒鐘，我們面前出現一個大漢，一個不是首次碰面的大漢—肯尼斯。

肯說：「走吧。」

螢道：「你不問我們發生甚麼事？」

肯站住，指著我說：

「妳相信這個人？」

螢淡淡地道：「是。」

肯應道：「那就足夠了。」

就是這樣，隨著肯尼斯的加入，由七人組成的魔軍也正式成立了。

根據森姆的情報，約兩個月後基亞皇國就會向魔界大舉進攻，

我們一定要快他們一步。

我再一次告別雲後，一行七人便向魔界進發。

